
07

    园林／2021年／第38卷／第5期

1 背景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期间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重要理念，为城市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上海

第十一届委员会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会议强调，把握人民城市

的人本价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休闲生活作为人们日常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普遍化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当一个城市的

人均GDP达到3 000～5 000美元，城市将在各个层面呈现出休闲化发展的趋势 [1]。

随着全国各个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休闲化发展已经

成为必然趋势，人们对于城市休闲功能的需求逐渐增强，休闲设施与城市发展

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人民对休闲生活的追求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 [2]。

摘要

休闲生活圈作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城市化发展高品质空间形式，通过对其进行规划，可

以将人民城市“五个人人”理念具体化到城市更新行动中。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去理解休

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圈，探索建设人民城市的休闲生活圈规划，提出不同可达层级的休闲

生活圈规划以及具体规划路径，为人民美好休闲生活的实现与城市高品质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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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igh-quality spatial form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leisure life circle planning 

can concretize the five “every person” concepts of people’s city into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o understand 

leisure life and leisure life cir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ociology, the paperexplored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leisure life circ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city, proposed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leisure 

life circle planning and provided specific planning paths to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s leisure life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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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休闲及其城市社会学价值

2.1 休闲与休闲生活

2.1.1 休闲的定义

我国先秦时期产生了可追溯的休闲思想，《诗经》中“朝吟

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蕴含了丰富

的中国古代休闲观念 [3]。西方“休闲”概念的明确提出可以追

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

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4]。休闲的本

质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同时具备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目

前戈德比（Godby）教授对于休闲的定义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

认可，他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

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5]。通俗来说，休闲是个体或群

体在相对随性的状态下，以舒适的心理和生理状态选择使得自

身身心愉悦的活动，最终达到身心放松、自由体验的目的。它

具体反映了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同时对个体和整体的

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休闲活动或休闲生活所具备的体验

性、娱乐性、自由性、趣味性是人们追求休闲的根本原因。

2.1.2 马斯洛需求层次视角下的休闲生活

马斯洛（Maslow）提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

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5个等

级构成。在这5个层级中，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处于最底层，是

人类生存、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归属与爱、尊重的需求处于中

间层，是人们在满足生活、生存基础之上的情感、价值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则处于最顶层，是人最终实现自身能力或潜

能，并使之完善化的需求 [6]。人们对于休闲生活的需求处于马

斯洛（Maslow）需求层次的最顶层，是人们在实现生存、生活

的基本需求以及情感满足的需求之后，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外化

需要。

休闲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分，在城市发展的历

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

征之一就是休闲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7]。休

闲生活首先是个体的生活，是个体在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内进

行的具备娱乐性、体验性、自由性和趣味性的活动，是体现

个体特质的生活范畴，强调个体的自我追求与自我价值；其次，

休闲生活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关系中不可替代的成分，体现

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以及个体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最后，休闲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促进个人与社会的正向发

展，能够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内在动力[8]。

2.1.3 城市休闲设施分类

休闲生活的便捷化得益于城市中不同类型休闲设施的完

善。学者乌尔曼（Ullman）在1954年提出休闲设施在城市发展中

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 [9]。

工业革命之后，公园、绿地 [10]、博物馆、运动场所等休闲设

施的配置日益完善，这种现象既是人们对于休闲生活需求日益

增加的表现，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休闲生活的普遍化。城市中的

休闲设施按照不同类型可作分类如表1[11]。

2.2 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休闲化发展

城市社会学又称都市社会学，是以城市的社会结构、生活

方式、社会组织、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一门学科 [12]。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城市休闲化发展，是

基于城市中冲突、合作、共享等错综复杂关系的深度思考。

2.2.1 社会空间与休闲行为的互动联系

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达到精细化管理和品质提升

阶段，受到“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等规划理念的影响，

人的需求以及城市空间对于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开始受到

重视，但在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见物不见人”的问题仍然没有

得到足够的关注与解决 [13-15]。1984年，吉登斯（Giddens）提出以

社会空间视角思考都市生活的整体范式，将空间和区位视为日

表1  城市休闲设施分类表

设施类型 设施种类

体育休闲设施 户外运动场地、户外健身步道、游泳馆、综合/专类体育场馆、滑雪场、溜冰场、高尔夫球场等

游憩休闲设施
社区公园、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广场绿地、综合/专类植物园、动物园、主题游乐园、采摘园、

度假村等

文化休闲设施 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等

商业休闲设施 购物中心、电影院、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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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和日常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强调空间对于日常社会生

活以及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要

素纳入到规划与管理的参考要素中[16]。

扬 ·盖尔（Jan Gehl）把人的户外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

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是各种条件下都会发生

的活动，如上学、上班、购物等，即日常工作和生活事务，这

一类型活动大多与步行有关；自发性活动只有在适宜的户外条

件下，有参与的意愿才会发生的活动，大多属于宜户外开展的

娱乐消遣活动，这一类型活动有赖于外部的物质条件；社会

性活动指的是在公共空间中有赖于他人参与的各种活动，包

括游戏、交谈、各类公共活动等，多发生于向公众开放的空间

中[17-18]。人的休闲活动是交叉于这3种活动之中的，其本质是

人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城市中的社会空间与休闲行为之间的互

动联系在于城市中的空间品质、布局可以影响人的交往和休闲

行为，而个体、群体及其之间的休闲行为模式也会对社会空

间的发展进行引导 [13]。

2.2.2 城市休闲化发展的社会学价值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价值主要

体现在城市环境（城市生态）、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会组织、

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问题缓解几个层面。

（1）城市环境（城市生态）。随着亲近自然的意识愈发强

烈，人们对于休闲场所的要求也愈发接近自然化。城市环境

会随着城市的休闲化水平提升而改善，同时随着人们休闲意

识的增强，政府和公众对于高质量城市环境的维护投入也会

增加。

（2）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会结构涵盖了经济结构、产

业结构、劳动结构等多个层面，城市休闲化对于城市社会结

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层面。休闲化

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当城市在人均GDP达到

3 000～5 000美元以后，其综合实力将能够支撑城市进入一个

居民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综合

快速发展的城市休闲化时期 [19]。此时，休闲经济作为刺激城市

新消费并塑造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元素，正在通过提供休闲

产品与服务，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同时也是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空间布局变化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20]。

（3）城市社会组织。休闲化发展会带动社会中文化类、

社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深度休闲项目更是会带动更加专业的

自发性组织诸如骑行团队、城市文化深度探游团队的专业化、

规模化，从而对居民主动参与城市建设、多层次感受城市文

化、深度激发在地自豪感产生重要影响。

（4）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的休闲化发展是城市生活方式

满足基本日常生活向满足高品质幸福休闲生活转变的体现，休

闲化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多样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高质量

的骑行道给人们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将休闲注入到人们的

日常点滴中，多样化的休闲方式和休闲场所的选择让人们有条

件选择更加健康、绿色的休憩娱乐途径。

（5）社会问题缓解。城市的休闲化发展会给城市交通拥

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带来改善的契机，同时也会对促进社会

公平起到正面的影响。

3  “生活圈”概念：休闲生活圈与日常生活圈

3.1 日常生活空间与“生活圈”概念

哈贝马斯（Habermas）基于社会学理论将日常生活理论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解析。他认为，日常生活是个体在进行交

往行为时始终置身其中的境域，其结构一般具有文化、社会、

个性3个层面，在此3个层面上，个体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

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

因此，日常生活对于交往的开展、社会的形成、个体的生产

有重要意义，是人们进一步理解生命价值与文化世界含义的

基础 [21]。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容纳日常生活进行的场所和空间的

综合，其实质是人、活动和空间的综合，由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活动与交往以及社会关系组成。同时，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城

市公共空间体系的一部分，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多种使用功

能，满足不同人群在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需求 [22-23]。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生活圈”的概念与日常生活空间

的概念有共通之处，既具有丰富的时空尺度属性，又涵盖了人

的日常活动、社交开展以及价值实现的社会学内涵。1965年，

日本的城市规划为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

提出了“广域生活圈”的概念，试图通过中心城区的空间治理

与交通体系再配置，形成服务城市的空间圈层 [24]。1990年，藤

井正等对生活空间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日常生活圈是城市中

人们日常生活范围的集合 [25]。

生活圈概念引入国内后，各专业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如

袁家冬等将日常生活圈划分为3个圈层，分别为基本生活圈、

基础生活圈和机会生活圈，其中基本生活圈是指满足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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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生活需要的行为范围；基础生活圈

指满足居民就业、游憩、对外交通等需要的行为范围；机会生

活圈则指以满足城市居民不经常的某种需要为主而形成的行为

范围 [26]。随着研究深度的推进，研究者开始关注到生活圈的社

会学意义，如孙德芳等认为生活圈作为承载城乡公共服务的

重要物质载体，是特定地域的社会系统内具有方向性与相邻

领域的重叠性的圈层结构 [27]。2018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具体定义“生活圈居住区”的概念为“满足居民物质与生

活文化需求为原则划分的居住区范围”[28]。总的来说，国内的

学者多从规划的角度出发，研究偏向城市公共设施的配置、基

础设施系统的调整等，从生活圈结构与应用的角度探讨城市

圈层空间的组织方案。

3.2  休闲生活圈内涵与意义

3.2.1 休闲生活圈内涵

日常生活圈指的是以居住地为中心，居民开展通勤、学

习、购物、医疗等日常活动而形成的实质性地域空间范围，反

映了一定范围内设施供给与居民日常需求的动态关系，其核心

是为居民提供便捷、可达、公平的满足基本日常生活需求的设

施 [29]。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基础功能的不断完善，人们

对于休闲生活需求的频次和深度不断提升。相较于日常生活，

休闲生活能够改善自我形象和自我表达，促进身体和心理健

康，改进社会关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幸福，是城市高质

量发展与个体深层次追求的重要体现。日常生活圈对应的是

保障人们基本需求的日常生活，而休闲生活圈则涵盖个体更高

层次的精神需求（图1）。休闲生活圈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地域概

念，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城市化发展高级阶段的空间形式。

休闲生活的内涵在于个体身心健康、精神娱乐、文化追求、自

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这与人民城市“五个人人”理念以

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倾向是统一的。

具体来说，休闲生活圈是以个体为中心，开展有利于身心

健康的体育、游憩、文化、娱乐等休闲活动所形成的空间范围

或行为空间，通过空间联系来表征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联系。

对城市发展来说，休闲生活圈直接反映了人人共享的高品质生

活的精神内涵，以及人的休闲活动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

互动关系。人民城市的建设要求规划能够精准反映高品质休闲

资源的空间地域配置供给与城市居民需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以

保障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空间、资源公平，休闲生活圈的规划

可以使人在城市中切实感受品质生活，体会“人民城市”国家

战略的传导。

3.2.2 休闲生活圈的意义

当前，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对休闲生活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对休闲生活的类型也有各种角度的解读，如时间角

度、体验角度、状态角度、审美角度等。在人民城市建设的视

角下，休闲生活的价值内涵对于城市空间规划管理有着重要意

义，但休闲生活本身不可规划，因此需要通过对休闲生活圈的

规划，将休闲生活所蕴含的社会学价值具体化。

城市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提供居民日常所需各

种服务的系统，其中的住宅、学校、交通、医疗设施、社会服

1. �����������������������������

2. ���������

1 2

min

min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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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和文化设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组分，城市中的空

间概念需要依托于更广阔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空间作

为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是社会关系的表达形式，空间和人

的行为无法从社会组织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中剥离出来 [30]。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的本质是个体化（个性）与社

区共同化（认同）的对立发展，而圈层的建立是城市中新的象

征性中心的建立，代表了不同群体、个体价值相互冲突时仍然

能够取得共识的识别点。因此，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

空间的布局和圈层的规划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层面的优化，更是

通过物质空间的形式加强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

然的链接。对休闲生活圈的规划实质上是将人们的意识形态、

价值追求、自我实现以科学、具体的方式融入城市的发展中。

从个体层面来说，休闲生活圈规划所带来的休闲生活品

质的提升直接表现在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提升层面，休闲

生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能够缓解人的身心疲劳、紧张

与压力，从而促进和提升人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其次，休

闲能够满足人在完善自我认知、发掘自我潜能、调试心理状

态以及提升自身修养等方面关于自我实现层面的需求。同时，

深度的休闲生活体验，更能使参与者系统性、高专注力地投

入其中，并从此获得技巧、知识和经验，以实现自我价值的

深度挖掘 [31]。从整体层面来说，休闲生活圈的规划给人们的

社交、社会认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人的休闲生活在很大程

度上涉及社交生活，个体通过持续参与休闲活动，在个人休

闲、放松的同时提升自身经验，从而具备某一领域（比如保龄

球、攀岩、广场舞、艺术展览等）的专业知识，进而得到此

休闲活动所属社会圈层的普遍认同，拓展社交圈。休闲生活

圈规划所附带的经济价值、教育价值以及在进行休闲生活圈

规划时对休闲娱乐场地、场馆的评估和统筹安排，是对社会

公共资源合理化提升的重要举措。同时，休闲生活圈规划的

过程不仅是人们对于美好休闲需求的实现，休闲生活圈中内

含的休闲活动、休闲产业以及人的休闲观念也能够折射出城

市的形象和质量，是对社区凝聚力、文化认同与自信以及社

会和谐度的深层次体现 [4]。

4  休闲生活圈规划

4.1 不同层级休闲生活圈规划

休闲生活圈规划是对休闲生活的具体规划（图2），也是城

市品质与社会公平提升的有效手段。休闲生活圈的规划应按照

不同的需求划分层级：

（1）15 min步行可达休闲生活圈规划：满足居民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步行可达的社区级公共休闲空间需求的休闲生活圈规

划。此层级的休闲生活圈规划需满足平常休闲活动频次的基本

要求。以15 min步行距离为范围，以人们的生活、生产为中心，

开展步行舒适度较高范围内的休闲生活圈规划，设置普遍性

休闲设施，为人们休闲活动日常化提供可能，如居住社区级读

书室、健身房，公司附近的口袋公园等。

（2）15 min骑行可达休闲生活圈规划：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中

骑行至区级公共休闲空间需求的休闲生活圈规划。人们的休闲

需求提升不仅表现在对休闲设施可达性方面的需求，还表现

在对于更多类型、更高质量、更大规模的休闲设施和休闲公

共空间的需求。同时，近年来共享单车、绿色出行观念的普及

让人们的出行更加环保，也使得人们的休闲生活更加便捷。以

15 min骑行距离规划休闲生活圈，充分考虑人们对于更多类型、

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休闲生活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加多样

的休闲生活选择。

（3）30～60 min公共交通可达休闲生活圈规划：满足居民

偶发性短途出行需求的休闲生活圈规划。当下休闲行为在人们

生活中逐渐日常化，城市公共交通诸如城际列车、轨道交通

的健全建设使得全域休闲成为可能。人们更容易选择短距离

的休闲活动作为周末以及节假日放松、休闲、游览的方式。以

30～60 min公共交通可达距离为范围，满足人们下班后、周末、

节假日偶发性短途出行休闲需求。

4.2 休闲生活圈规划要点

（1）休闲生活的基础是日常生活，城市管理者只有在完

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优化居民生活空间的基础上，才能打

造高品质的休闲生活圈，为居民和游客营造一个适宜、便捷、

安全、高效的休闲生活环境，让更多的人享受休闲权利。

（2）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途径，人们的审美能

力和休闲需求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与变化。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要充分把握居民的休闲需求，生产和供应符合市场规律和消

费者需求的休闲消费品，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休闲消费需求。

（3）在人民城市“五个人人”理念的指导和要求下，休闲

生活圈规划应做到以人为本、重视个体需求和群体差异。休闲

生活圈规划应区别于单一自上而下的规划途径，需要多方参与

和及时反馈、迭代（图3），充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和参与度，

人民城市理念下休闲生活圈规划路径——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      金云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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